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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唱》的主角之一，是著名民

族摇滚音乐人苏阳。2006 年，他用一

首《贤良》把西北民间音乐“花儿”用

当代的流行音乐元素唱了出来，创造

了一门独特的民族音乐语言。

苏阳与天空之城的首次合作始于

2015 年。那一年，《大圣归来》的出品

方（天空之城）找到了苏阳。作为一

部“全年龄向动画电影”，《大圣归来》

非常需要一个“翻译”，让观众知道，

孙悟空这个“IP”形象也是适合成人看

的。

“我这个官儿大无边，下管地，上

管天，天上地上我都管。”苏阳和乐队

用一首《官封弼马温》，不但把一个二

次元的“孙悟空”唱进了音乐节，还把

孙悟空唱成了一个有反叛精神、有血

有肉的当代少年。

苏阳出生于浙江，成长于西北。

而他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他早年在

西北认识的民间艺人。在他们当中，

有唱花儿的，唱秦腔的，说书的，唱皮

影戏的。

为了让这些民间艺术跟着他一起

走出去，他开始了一个叫“黄河今流”

的艺术计划。

当时这个计划一发出，曾经在《大

圣归来》里一起合作过的伙伴——天

空之城影业创始人路伟、马灯电影总

制片人包晓更，还有一直从事原创纪

录片的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开始跟

苏阳进行探讨“这个艺术计划能不能

拍成纪录片？”，经过很快的沟通和长

期的默契与信任，大家探究了影片不

仅要拍苏阳，还应该拍摄影响他创作

母体的那些民间艺人，进而更好的呈

现这片河流和土地滋养出的旋律和

生命。《大河唱》项目也由此确立了方

向并且正式启动。

这样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感的立

意，很快就得到了各方的关注与支

持。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人类学研

究者萧璇老师带领团队做了三个月

的前期调研，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调研

报告。《国家地理》杂志则为摄制组在

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无人区到入海

口，所有值得拍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都标记出来了。

本报讯 6月6日下午，由中国电影报

倡议发起，中国发展网能量中国平台执

行落实相关活动，中国电影报官方网站、

中国发展网、新浪网、新浪微博、人民视

频、能量中国融媒体矩阵公共发起的《声

音里的中国》公益行动发布会在北京坊

举行，包括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领导，和影视、音乐、非遗

传承、文物保护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和学

者、演艺界名人、表演艺术家在内的 200
多位嘉宾共同出席，与会者还共同观看

了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耗时三年制作

的非遗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并以此

为契机，以“声音里的中国”为题，邀请创

作、保护、传承领域的多位专家，就相关

文化议题展开讨论。

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

心主任朱靖江主持。提起家乡，他表示，

“我们这个时代移民很复杂，我们迁徙速

度很快，很少有人会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住

下去，可能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成

为二代，三代。有人去了国外，成为了在

美国欧洲日本等生活的中国人，正是因为

这种迁徙和变化，反而会让我们觉得一些

声音的重要性，或者说一些我们所熟悉

的，曾经在我们的童年的某个时候影响自

己生活的重要性。像《大河唱》这样的作

品，指向了当代中国的现实，指向了当代

所亟需面对的文化传承问题，能够给整个

社会带来影响，让我们产生反思。”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尹鸿在会中说，“我觉得电影《大河

唱》是对中国电影声音体系的回归，对我

们去找寻声音的原始感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所以我也希望它真的能够唤起更多

人对这种声音的关注，这是中国的声音。”

故宫文保科技部副主任屈峰谈及童

年时，强调是正宗白鹿原人。他从小学

过秦腔，后来因为太苦了，妈妈把他从剧

团里“偷”了出来。

谈到对传统的看法，屈峰说“今天大

同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全盘接受可能不

行，我们得想办去转换，让文化基因作为

一个命脉继续在血液里流淌，而不是形

式的呈现。所以我觉得这正好是苏阳老

师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者

萧璇，同时也是《大河唱》拍摄音乐人类

学前期调查工作的领路人，说起她的故

乡江西井冈山，她表示从小是在采茶剧

剧团长大的。她说在家乡 90 年代的时

候采茶戏还是万人空巷，一票难求，但随

着外来文化的迅速发展，采茶剧也没落

了。这也是促使她做音乐人类学研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希望可以探究在

当代语境下音乐文化的变迁。

著名音乐人，电影《大河唱》音乐总

监和主要被拍摄对象苏阳也参与了本次

论坛的讨论。“这是我生活最久的地方，

在心里我的家乡应该是在银川。”他说世

界并不会被那么快的数据化或物化，不

管是“声音里的中国”还是《大河唱》，都

希望可以启发大家多方位的通过自己的

生活去思考这个问题。 （赵丽 李霆钧）

700天，70万平方公里，1600小时影像……

《大河唱》：一部民间音乐的现代生活图鉴

■文/本报记者 赵丽

“这些踩着水泥地长大的年轻学子，怎样看待这条河？河边的人？人背后的土地、文化、和共同命

运？这是我们感兴趣的。”《大河唱》制片人包晓更如是说。

2016年7月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开拍，直至今年6月18日，这部影片终于将要在全国公映。
700天，《大河唱》跨越70万平方公里，积累1600小时的影像，长达10个月的剪辑。
《大河唱》历时接近三年时间，采取“田野记录”的拍摄方式，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行，一起生活劳

作，记录了一位从河边出走的当代民谣音乐人苏阳和四位固守土地的民间艺人的故事，这些民间艺人

分别是说书人刘世凯、花儿歌手马风山、百年皮影班班主魏宗富、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影片由

“天空之城影业·马灯电影”、“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观正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咪咕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中力国际影业”、“细蓝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空之城电影投资基金”联合出品；“清华

大学·清影工作室”、“摩登天空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600小时的人物素材，但最终，只有

不到两个小时的素材能与观众见面。98
分钟，这是《大河唱》最终的片长。

为了这浩渺的素材《大河唱》搭建

了独特的后期团队——外方和中方两

个剪辑师。其中，德国剪辑师卡尔曾

给娄烨影片当过剪辑师，中方的剪辑

师是余曦。“混搭的团队，希望往剧情

片的方向走了一步。问题是，方言有

很多土汉语，我们几乎动用了西北所

有高校语言类的学生，但还是不能完

全听懂，最后不少是向艺人求证的。”

制片人包晓更说。

2017 年 10 月，剪辑指导余曦进组。

余曦是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学生，后来

旁听了雷建军的影视制作课程，之后就

去香港读了影视制作的硕士，回内地之

后也一直在做编剧的工作。

进组之后，余曦先梳理素材。《大河

唱》素材量非常大，而且是纪录，因此，在

余曦看来，后期剪辑的时候需要重新考

虑人物的故事线，所以这次其实也算是

编剧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剪辑台上进

行。尽管素材库庞大，但是在余曦这里，

就变成了理性的“排列组合”，“1600个小

时有五个角色，看似很多，如果做拆解，

可以拆解成六组。五个人加上风景，一

共六组。”所以，他一开始并不会做混剪，

而是按照每个人物来剪，把每个人物的

故事线捋出来。“每个人物的粗剪完毕之

后，这个时候才会考虑如何编排。”

剪辑师卡尔 2017 年 12 月进组，卡

尔再对这些素材进行“排列组合”。因

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与卡尔的沟通

上，余曦与花了不少心力，“秦腔那一

段，从字幕来说，是普通话和英语，只能

是表意的书面化语言，肯定会有缺失。

那段时间卡尔看英文字幕，他看不懂这

段戏到底什么意思。沟通上确实需要

一定成本，需要一定的转换。我们认为

重要的戏，他通过英文字幕没办法读懂

‘戏’在哪。”

“剪辑的可能性太多了，最后的调性

是卡尔帮我们确立的，奠定了基础。中

间有一个留的两大段戏，一个是开头的

陕北说书《杨家将》，他其实听不懂，但他

坚决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整个西北都在

唱杨家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德国

人可以听出来。还有老刘的看病过程

中，苏阳弹钢琴的片段。这两个片段奠

定了影片的音乐性基调。”制片人包晓更

补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2018年3月，卡尔离组后，余曦再根

据自己的思路以及主创团队的建议进行

调整。100分钟版本出来之后，“我们做

了很多场小规模的试映，就是让大家提

意见，是很闷，还是看不懂，还是怎样。

我们再进行调整。最重要的是团队内部

试映，我根本数不过来看了多少遍，剪辑

组、导演组、制片组会看每一个修改过的

版本。”一次次调试，这才有了将要上映

的98分钟版本。

在余曦看来，“这部电影绝对不是快

消品，不是‘直给’的，每看一遍都会有新

的体会。或许当时看完没什么，但也许

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看到一台戏，看到

一个老人，看到皮影，《大河唱》就会出现

在你的脑海里，那个时刻才是部电影完

整的时候。”

作为关注传统文化的音乐纪录电

影、《大河唱》宣发会采用多种形式，比如

“演出+放映”，比如积极参与“声音里的

中国”这样的公益活动。“影片还将与儿

童基金会和盲人协会合作，我们制作了

一条解说轨，盲人也可以走进影院欣赏

这部电影。儿童基金会也会请孩子们走

进电影院，了解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包

晓更说。

与此同时，监制雷建军也开始组

建《大河唱》的拍摄团队。

雷建军找到了他的学生杨植淳

（《大河唱》导演之一），“现在有个关于

黄河民间艺术的片子，你感不感兴

趣？”

彼时在清华大学读研三的杨植淳

正渴望体验一把进组的感觉，于是，杨

植淳一口答应了下来。

接着，雷建军又找来了新锐纪录

片导演柯永权，以及在拍摄《喜马拉雅

天梯》中有过合作的资深摄影师张华。

拍摄团队兵分 7 路，拍摄的主创团

队大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七个组分

为三条线，一条线是拍黄河，第二条线

是苏阳，第三线是民间艺人。

五个被拍摄对象分成了三组，导

演杨植淳负责拍皮影艺人魏宗富和回

族花儿歌手马风山；资深影像人类学

创作者和渊导演及摄影指导张华还有

执行导演杨宇菲，负责拍民营秦腔剧

团的团长张进来和陕北说书艺人刘世

凯；导演柯永权则主要跟拍苏阳，并同

时负责黄河沿岸的空镜组拍摄。

就这样，一群年轻人兴致勃勃地

扛起摄像机等设备出发了。

用杨植淳的话来说，“当时我直接

就去了，没想那么多。”

2016 年秋天，杨植淳一行人从北

京出发，坐火车到银川，十多个小时

后，杨植淳终于见到魏宗富。

魏宗富家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七户

人家，杨植淳一行被安排住进了魏宗

富家的窑洞。为了能和当地人建立起

信任，拍到最有趣的生活镜头，他和老

乡们一起吃饭、干活、睡大通铺。“民间

音乐的最大的魅力或许就在于，通过

它你不仅听到了音乐本身，也看到了

孕育它的原始土壤，以及同样生根发

芽在这片土壤上的人们。当我听到皮

影戏，或者听到苏阳《喊歌》中和皮影

戏相似的唱腔时，我会想起老魏，想起

西北的风沙烈日打在脸上的感觉，这

种感觉令人踏实。就像当我踏入西北

干旱的田地中，我的脚会下陷，会被土

包裹住，会感受到土地的温度。那一

刻，作为人的焦虑感消失了，我感觉自

己更像一只动物，周围的花、草、树木

以及别的动物，都与我相关。”杨植淳

说。

另一边，柯永权跟着苏阳，既当导

演又当摄影。

拍摄《大河唱》，柯永权也丝毫没

有犹豫，“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哪来

的勇气，敢撒开网让三个组同时、无间

断地跟拍两年。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

急匆匆地，恨不得十天就出一个片

子。能有这样一部稳稳当当的不着急

的片子，我觉得没什么好犹豫的。”

两年下来，杨植淳和柯永权潜移

默化地跟这些人这片土地建立起情感

了。

“在这两年里，我发现这个国家还

有那么一些人，每天都很踏实地踩在

泥里，唱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

始流传到现在的歌，虽然也不得不面

临时代的冲击，但他们比我们都要淡

定得多。”柯永权说，“我觉得自己通过

拍这个片子，找到了一些落下来的办

法，如果说观众通过在影院的两小时，

也能找到这个办法，那就是这个片子

最大的意义。”

——“拍一部民间艺人观察的作品”——

——“能有这样一部稳稳当当的不着急的片子，没什么好犹豫的”——

——混搭的团队，希望往剧情片的方向走一步——

《声音里的中国》公益行动发布会在京举行

“声音里的中国”公益行动发布会现场


